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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3月16日傍晚，匪首刘金岳带
着800名纠集起来的土匪，突然包围了刚
刚建立起的风穴乡政府驻地范集村。

当时，范集村集中存放着风穴全乡收

集起来的支前物资鞋、袜、布匹、粮食等。

乡基干民兵队被解放大军收编南下刚走，

唯有区政府孙副政委和县政府派到风穴

乡工作的刘沛祥两个领导留在村里，带着

50多个民兵和40多支枪。匪首刘金岳对土
匪们下了命令：限三小时攻下范集，攻下

范集后除八家富户的人不杀，其余一个不

留，全部杀光。然后从范集出发连夜攻打

临汝县城，攻开县城后再论功行赏。

形势异常严峻。孙副政委和刘沛祥接

到敌情后，立即决定调集全乡各村民兵赶

来保卫范集。这时，有人提出：土匪准备攻

打范集前，一区和五区刚发生了土匪反革

命暴乱，枪杀了庇东乡指导员杨树德和申

坡乡乡长范光中与他的通信员。因此，由

于土匪的欺骗和威胁，有些民兵被拉拢了

过去，风穴乡的民兵到底被拉拢过去多

少，情况还不明，一旦让那些被拉进土匪

队伍中的人趁机混进村中，与土匪里应外

合，那就非常危险。

孙副政委和刘沛祥听后，便指派范集

村农会主席范毛和村民兵队长陈万一，带

骨干民兵邓庭芳、王金有等7人，趁土匪尚
未攻寨，出去了解情况。其余的守在寨里。

范毛和陈万一出寨不远，在路上遇到

一个村的10多个民兵，他们都背着枪，急
匆匆地往范集村赶来。刚一照面，那10多
个民兵开口就问陈万一他们：“你们也来

啦？”陈万一他们一听觉得奇怪，区里没人

指派他们，怎么问这种话呢？好像是谁指

派了他们似的。

农会主席范毛很机智，试探着问：“你

们怎么也跑到这儿来啦？”那些民兵回道：

“是刘司令让来的呀！”

这话一出，范毛和陈万一立刻明白：

这些民兵已经被土匪拉拢了，背叛了革

命。二人一使眼色，陈万一先靠近那个带

队的人，迅速下了他的枪。范毛和另外几

个民兵举枪对准其余的人，喝道：“放下

枪，举起手，不然要你们的命！”那几个人

弄不清咋回事，就都把手举起来了。缴了

他们的枪，仔细询问，才得知：别的村的民

兵也都参加了土匪暴乱，都集中赶往马庙

村土匪的临时指挥部去了。弄清情况后，

范毛和陈万一商量决定，为了避免奸细混

入范集，不能再调外村民兵了。二人带着

那几个被缴了枪的人，又赶回范集汇报去

了。

孙副政委和刘沛祥一听汇报，也打消

了求助外援的念头，将在家的民兵召集起

来，进行了守村部署。

范集村的西北角是北寨门，有条大路

通往马庙，接近寨墙的地方，有一条刚挖

好的交通沟。估计土匪可能将此处作为进

攻的重点，孙副政委便分派村民兵队长陈

万一带五个有作战经验的民兵在那里防

守。村农会主席范毛带十个民兵防守村东

北角，村长宋九卿等十人防守村西南角。

布置完毕，孙副政委又派人把村里那八家

富户集中起来，命令他们不准到处走动，

否则立即处决。之后，孙副政委又召集群

众大会，动员大家能上寨的全部都上寨

墙，齐心协力，抵抗土匪，保卫家园，保卫

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穷苦百姓们刚过上

翻身日子，听说土匪要攻村，非常气愤，纷

纷行动起来。有的拿镢头耙子，有的拿桑

杈锄头，有的拿菜刀，有的背铡刀，有的甚

至连割草的镰刀也拿出来了。

村民李自云已是古稀之年，也非要寨

墙上去值班放哨，被人劝阻后，也不下寨

墙在上边跑来跑去，大声对防守民兵们

说：“搁点劲，别害怕。咱们村以前也遭过

匪，那鳖娃们从没有攻进咱们范集村里。”

村长宋九卿的父亲六十多了，让家里蒸了

一大筐红薯背着送到寨墙上，对民兵们

说：“搁劲吃饱，别怕，吃饱了狠狠地打。”

天黑下来后，晚上大约九点来钟，土

匪们开始攻寨。在火把的映照下，只见成

群的匪徒向范集村西北角蜂拥而来。匪徒

有的拿着枪，有的带着口袋，根据经验判

断，这些拿口袋的，是准备攻进村后装粮

食用的。这些匪徒靠近西北角的交通沟

后，并没有立即进攻，而是趴在沟里不动

了。看来是在等待匪首的进攻号令。

民兵队长陈万一见匪徒果然将进攻

的重点放在了西北角，立即命令守寨的民

兵枪弹上膛，只待匪徒们攻过来时开枪射

击。过了大约半小时，忽然听见一声枪响，

窝趴在沟里的土匪立即站起来，他们以三

支枪为一组，朝着寨墙上射击，密集的子

弹风一般扫射过来，子弹“嗖嗖”地落在寨

墙上。陈万一交代守寨民兵说：“咱们人少

枪少，不能乱开枪，只准瞄准跑在前边的

土匪打，注意节约子弹。”

土匪们攻近寨墙时，一边粗野地谩

骂，一边准备往寨墙上爬。但是那些靠近

寨墙的土匪，往往被寨上民兵瞄准击打，

非死即伤。寨上的民兵也一边射击，一边

怒骂，战斗气氛异常激烈。这样持续了约

十几分钟，土匪们见难以靠近寨墙，攻寨

的速度缓慢起来。最后土匪们终于停止了

第一次进攻。

这时，刘沛祥向孙副政委请示说：“咱

们枪少人少，坚持下去会有危险，不如我

带一个人趁机出去，到县城去搬救兵。”孙

副政委立即答应，说：“这样也好，你从南

门出去，那儿的土匪可能少。注意隐蔽，遇

敌不能恋战，搬救兵重要。”

刘沛祥指着一个民兵说：“走，咱们俩

出去。”

刘沛祥走后，有些民兵提出，土匪势

力太大了，抵抗恐怕不能奏效，不如先撤

出去，保存实力，以后再和敌人算账。孙副

政委此刻也有些犹豫。民兵队长陈万一反

对，说：“坚决不能撤，如果此时突围，敌人

四面围寨，遭遇到他们，牺牲反而更大。突

围代价太大。再说，我们一撤，土匪进村来

烧杀掳掠，杀害群众，后果不堪设想。”

站在孙副政委身边的民兵贾长山也

说：“陈队长说得对。不能撤，只要我们稳

打稳扎，土匪虽然人多枪多，也不一定就

能攻进村里。”

陈万一看着贾长山，忽然问他：“长山

你的军号哩？”贾长山原来在部队里曾经

当过司号员，他的军号吹得非常漂亮，从

部队回村后，他虽然不做司号员了，但经

常还背着一支军号，空闲时候，曾表演给

大伙儿看过。

孙副政委问：“这时候要军号干啥？”

陈万一附着孙副政委的耳朵，小声叽

咕了一阵，孙副政委面露笑容，回头对贾

长山说：“你的军号哩？”贾长山说：“放在

乡政府的办公桌上了。”孙副政委催促他

说：“快去拿来，越快越好！”

贾长山跑着走了。

过了一会儿，贾长山拿着军号返了回

来。

孙副政委对他说：“一会儿土匪进攻

时，你站高处，只管把进攻号角吹响，越嘹

亮越好。”贾长山不明白，问：“孙副政委就

咱这么几个人，还敢反攻敌人？”孙副政委

说：“这你别管，只管吹号就中。”

说话之间，匪徒们又进行二次攻寨。

这些攻寨的土匪更凶了，他们也学得聪明

了，走在前边的土匪举着木板，护住了头、

胸。

孙副政委见土匪开始行动了，先朝贾

长山一挥手，命令道：“吹军号！”贾长山举

起军号，昂首“嘀嘀嗒嗒”吹起来。孙副政

委又命令守寨民兵一齐开枪。此时，守寨

的百姓听见军号声，以为是县城援军到

了，嗷嗷地朝着寨外的土匪叫骂起来。

攻寨的土匪听见激昂的军号声，也害

怕起来，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停止了进攻。

正在此时，听见寨外一阵激烈的枪响，原

来是刘沛祥从县城搬来了县独立营和公

安队的战士。他们在距离土匪很远的地方

就开始放枪了。

土匪们听见这阵枪声，彻底丧失了斗

志，没等匪首发出撤退命令，撒腿朝北边

逃跑，真可谓一触即溃。

土匪们撤退后，刘沛祥带着30多个战
士进村了。他们并没有连夜追击土匪，而

是在次日由民兵队长陈万一当向导，在城

北山围剿土匪，结果在养田、申坡一带再

次击溃土匪，抓获匪首张文宪等匪徒70多
人，缴获步枪47支，彻底平息了土匪暴乱。

选自汝州市老区建设促进会编辑出
版的《汝州市老区革命故事》一书

作者：常文理

供稿：陈 凝

平息土匪暴乱

“红薯面条红薯汤，红薯蒸馍送老娘。

一天三顿靠红薯，断了红薯饿断肠。”红薯

是河南人民群众记忆中的爱与恨，也是汝

州人民的生与活。

当初“文化大革命”期间，河南兰考和

黄泛区人民靠红薯充饥过日子。一部红薯

史就是当时广大农村生活穷困的日常生

活史。

闽人陈世元的《金薯传习录》和山东

按察使陆耀撰写的《甘薯录》中特别提到：

“河南与山东相邻，早在乾隆八年之前河

南汝州、鲁山一带即已种植甘薯。”当时的

《汝州续志》明确记载红薯“植易收广，堪

备荒灾”。

这让我想起小时候在爷爷家，每到秋

末时节天气开始转凉，这是吃红薯的季

节。爷爷种出来的红薯又粉又甜，满满一

车似乎满足了我

整整一个冬季的

零食。烤的、蒸的、

晒的……在南方，

我们似乎只是将

红薯作为一种休

闲时的零嘴。

三十年河东又河西。如今不缺吃、不

缺穿的人，由于现实的诱惑过多，念想多

过食欲，反而胃口渐降。而红薯就地打个

拨浪儿翻了身，卷土重来，成为养生保健

的头号食品。

红薯面条讲究个筋道，最重要的来源

是这个面粉，这个面粉必须用剥皮红薯

粉，还得加上白面，这样擀出来的面才是

柔滑爽口的。

记得小时候爷爷为了将又大又实的红

薯留得时间久点，会运用奇妙的魔法将它进

行华丽变身成为保存长久的剥皮红薯粉。

天刚蒙蒙亮，一辆辆满载红薯的架子

车就在长街磨坊门前排起长龙，一个上午

长时间等待，满车形状各异的红薯就变成

了一桶桶红薯糊。

接下来就是“过粉”。先在大木桶上交

叉架上两块结实的圆木棍，木棍下挂上一

块足够大的纱布，纱布四角需垂到桶外。

往过滤纱布上倒入一水桶红薯糊，加入半

桶清水后，前后左右加以摇摆，摇摆过程

中要不断地加入清水，这样红薯糊中富含

的淀粉就通过纱布渗入木桶中，而红薯渣

则被留在了纱布中。

那时经常蹲在木桶旁托着腮望着爷

爷摇动纱布，“一圈、两圈、三圈……” 就

像最初摇动着摇篮里的我一样，一边摇一

边说“摇啊摇，摇啊摇，摇到半桶，爷爷就

给你做山粉圆子！”（山粉圆子：红薯粉做

的一道地方特色菜）

经过整整一夜的沉淀，清晨撇去缸中

的浆水，剩在缸底雪白滑腻的就是红薯淀

粉了。用刀将红薯粉挖出放到摊开的白布

上，提起白布四个角，成包袱状，挂在铁钩

上继续控去多余的水分后将大粉面块敲

成小块摊到竹筐上多次晒干。

擀红薯面条也是有讲究的，夏用凉水

冬用温水，只有这样，面团才有筋丝，才能

擀成面片、切成面条，下到锅里条块分明，

就不会成一团糊糊。否则擀出的面条不是

太硬就是太软。硬了，吃起来噎人；软了，

就成了糊状，没得了食欲。

和面的时候，应该不急不躁，根据面

的多少用水，然后拿双筷子在面盆里来回

搅拌，直到成为糊状，这样才下手和面，

稍稍凉下的面团也不会烫手了。只有这

样，揉出的面团才瓷实，擀出的面片才匀

称，切出的面条才三棱，吃起来也就爽心、

利口、筋道。

红薯面条做法：

食材：红薯面粉、白面粉、时令蔬菜、

特制面汤。

做法：将农家剥皮红薯面粉、白面粉

分别兑水和面，发酵约30分钟，完成后用

白面团包裹红薯面团继续擀面约20分钟，

切片拉面，下汤，水沸捞起加入烫熟时令

蔬菜。最后根据各自口味加入调料。

特点：筋道香甜、爽味利口。

节选自美食图书《在汝州 唤醒美食》
供稿：汝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1974年，蟒川公社氨水厂的建造，因
弄不到高压机而搁浅。当时，这个项目是

临汝县的大工程。为解决这个难题，县

委、县革委调动了各方面因素。朝川煤矿

邓某毛遂自荐，给政府出了高招。

当时的湖北省红安县武装部长是舞

钢人，与邓某关系不错。他说：红安是将

军县，到那里叫部长老乡想想办法或许

能解决困难。

县领导同意了。随即组织由蟒川公

社党委书记王新安兼组长、副书记任中

兴兼副组长和电影五队放映员叶遂兴、

吴中和组成慰问小组，同邓某一起去了

红安。

我们第一天晚上到达息县的时候，

因晚了一点，住宿遇到了困难，沿街连续

跑了几个旅社，社社客满。领队的王新安

书记对我说：“遂兴，你看住车，我们几个

再来个分头行动，不信在息县能叫咱们

露天宿营！”大约50分钟过后，伙计们陆
续回来了，还是没找到住宿地方。王书记

哈哈笑起来：“得罪老天爷了，今黑真叫

咱露宿嘞！”我说：“王书记，您几个先歇

会，我再出去转一圈试试！”

我转了一阵后，专拣个最好的旅店

进去，谁想没等我开口，窗口登记人先搭

腔：“同志，对不起，没房间！”

我说，同志，是这样的，我是临汝县

电影队放映员，带着片子去红安慰问，街

里各个旅店都客满了。你们有会议室的

话，我们借歇一下，顺便给您放场电影可

好！登记员一听，立即答话：“好，可以！”

谁知电影放结束后，还给我们带队

的两书记还安排了单间。

第二天到了潢川县，在一个小坡底

下沟里汽车熄火走不了啦。坡高处是一

个劳改场，我们找到场领导，请他们帮助

将车推上坡，又搁在场里找来师傅修理。

为了感谢劳改场的帮忙，晚上给场里演

了电影，演出前，王书记讲了话。因他是

农民出身，认字不多，再之性格粗鲁，开

口讲道：“革命职工同志们……”我急忙

拉他一下说：“书记，这是劳改场呀！”他

马上改口说：“场领导同志们！我们临汝

人在贵县潢川遇到了困难，车抛锚了，同

志们又是帮助推又是帮助拥（方言，同推

相近），把汽车弄到场子里修理好了，我

们放场电影谢谢你们，谢谢大家啦！”

次日到了目的地———湖北红安，

见到了武装部长。那天正好遇到县里开

民兵表先会，晚上在武装部给表先会放

了刚刚上映的故事片《侦察兵》。我又有

幸见到解甲归田的红军团长方和明，并

和心目中的大英雄坐在了一起，真有说

不出来的高兴！

第二天，当王书记向武装部长提到

高压机时，部长说：“小事一件，这不用找

董（必武）代主席，不用找李（先念）副总

理，也不用找陈（锡联）司令员。明年三

月，保证让家乡人提货！”

事情过去四十多年了，但那次红安

送电影之行，给我留下的记忆是永远的。

讲述者：叶遂兴
整理者：王国成

我去红安送电影

手 擀 红 薯 面

据传说女娲炼石补天神话就发生在汝州市大峪镇

的大红寨、小红寨山一带。太极峰即是女娲补天的地方。

远古时期，伏羲、女娲兄妹从甘肃一带来到中原，见此地

林密果丰，湖大鱼肥，便在此挖穴掘洞居住下来。一日，

蓝天忽然开裂，混沌之物从天而降。女娲急忙召集族人，

从大红寨山找来五百多种草药材，从蜜腊山找来九十九

种好木柴，从小红寨山挖来五色土石，从关顶山火石岭

取来火石，燃起大火，架起熔炉，炼石烧土。火候一到，女

娲高举九龙拐杖，往太极峰顶猛一戳，高喊：水、水、水 !
只见一股清泉应声涌出，汩汩流向炼石场。女娲用神泉

之水和五色土石、草药之灰，揉搓为五色石泥团，登上太

极峰天梯，双手托起五色泥补天如初。散落石渣，化为石

柱如林。后世人为怀念女娲补天之功，把她开凿的太极

峰顶神泉，称为“女娲泉”，又在太极峰后，为女娲建祠立

庙供奉，民谓“女娲庙”，俗

称“奶奶庙”。

来源：《汝州民间故事》

女娲泉

民间故事

（上接第2878期）

这两台车看着都快

报废了，不能正常使用

了，但到了我们手里，拾

掇好了，又开了很多年，

发挥了很大作用。后来，

习书记把这两辆车奖励

给了下面发展好的两个

乡镇。

采访组：衣、食、住、行

都谈完了，请您再谈谈他

平时的工作吧。我们听说

习近平同志在正定期间工

作非常繁忙，经常熬夜，具

体情况请您讲一讲。

崔时欣：在工作方面，习书记一向对自己要求特别严格，

对别人则是尽量多加体谅。每天吃完晚饭，他就到我们办公室

来看看电视，看完新闻，就回去批阅文件，他每天要批阅的文

件特别多。上班时间弄不完，下班以后至少还要弄三四个小

时，多的时候批到半夜也是经常的事。

习书记任县委书记后，要批的文件就更多了。大部分文件

基本都会过我的手，所以我知道这个工作量有多大。我的工作

内容是，先大致浏览内容，看是需要哪个部门去办的，就给分

管领导和相关部门各发一份，比如涉及公安的，就有公安一

份。光干这个活，我铆足了劲干，一天至少要一个多小时才能

完成，何况习书记还要一份一份仔细看，还要思考，考虑好了

还要批意见。意见有的在文件上直接批，有的写的比较长，文

件上写不下还要另附纸。工作量是非常大的。

白天的时间，习书记有时候下乡调研，有时候和他请来的

专家、顾问谈事情。最耗费时间和精力的，就是接待上访的群

众，习书记总是耐心地去了解上访群众的问题，帮助他们解决

问题，或者劝解他们。有的人觉得“打发”上访群众特别费事，

但是习书记从来不是“打发”，而是真给解决。

在这种情况下，习书记每天晚上都要工作到很晚。每天的

文件不批完，他是不会睡觉的。事情如果拖着，他也睡不好觉。

但他对我们普通工作人员倒是非常关心，经常嘱咐我们要多

注意休息。

有时候到了晚上，我们在加班，他在办公室工作累了，出

来转一圈，看见我们的办公室亮着灯，忙着做事，他就说：“你

们别太累了，早点休息吧。不要看我这儿亮着灯，你们就不走，

该休息就休息。”转了一圈，他回去还继续工作。

除了批阅文件，他从外地请来的顾问、专家、各方面的人

才，也经常和他“秉烛夜谈”。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1985年曾作为县委书记到美国考察，
他有没有和您谈起过到美国的见闻、经历？

崔时欣：1985年，习书记去美国考察回来后跟我聊天说，
他在美国找了一些留学生，和他们开座谈会，座谈会实际上也

是比较轻松的谈心。他问留学生：“你们毕业以后打算怎么

办？”对这个问题，怎么回答的都有。有的学生表示：“中国现在

改革开放了，需要人才，大学毕业以后，有回国的打算。”还有

的学生说：“目前还没考虑好，会根据自己专业在哪里有更好

的前景来决定。”但还有学生说：“美国给我提供了助学金，毕

业以后，我得为美国人民服务！”

我说：“那您是怎么跟他们说的？”

习书记说：“我就跟这些学生讲道理。我说，‘你是中国人，

你父母也是中国人，你为啥不为中国服务呢？有可能你有签好

的工作合同约束，3年、5年，那你就按照合同办事。但是合同到
期了，请一定回到祖国去，为中国人民服务！’”

“习书记讲话特别能打动青年干部”
我们这一批年轻干部，受到习书记很深刻的影响。从我个

人讲，当时作为团干部，从心里受到习书记一言一行的感召，

可以说对我一生的影响特别深刻。

采访组：王勋涛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当年在正定工作
期间，您先后在西柏棠乡团委和团县委工作。请您谈谈这段时

期他与团组织和年轻干部交往交流的情况。

王勋涛：1983年前后，我在正定县西柏棠乡做团组织工
作。那时习书记是分管共青团工作的县委副书记。我到县里参

加共青团工作会，经常能见到习书记，听到习书记讲话。习书

记非常关心团的工作，非常重视青年干部培养，担任了县委书

记仍然如此。我印象比较深的有几次。记得那年的五四青年

节，习书记在常山影剧院礼堂给我们团干部和优秀团员开会

讲话。那天，我坐在靠前的位置。习书记主要讲了到正定来工

作以后这段时间，他对正定县方方面面情况的了解，特别是正

定县璀璨的历史文化，以及所处的重要位置，同时还表达了对

正定县未来发展的设想和憧憬。习书记把正定称作自己的第

二故乡，整个讲话传递和表达了他对正定朴素真诚的情感，更

对建设正定美好未来充满了信心和激情，引发我们台下1000
多名青年人的强烈共鸣。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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